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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是毛泽东手下的一

员大将。
陈赓 1903年出生于湖

南湘乡县二都的柳树铺。湘
乡和湘潭相连，互为邻县，毛
泽东的外婆家就是湘乡四都
的棠佳阁文家。陈家与毛家
虽为两个县，但实际上相隔

并不远，韶山冲与柳树铺相
隔不过30里。

毛泽东出身普通农民之
家，陈赓是将门之后，家境殷
实，是陈家的“二少爷”（他
大哥在他八九岁时夭折）。毛
泽东比陈赓正好大10岁，在

少年时，两人并不相识。但
是，他们先后在湘乡县立东
山高小读过书，都是东山高
小的学生。

东山高小，是湖南最早兴
办的新式学堂之一，在湘乡东
台山的脚下，距离县城二三里

远，兴建于戊戌维新前，注重
西学教育，在周围的湘乡、湘
潭、浏阳三县很有名气。

在东山高小时，毛泽东
学习很用功，深得教员们的
喜爱，尤其是他会写文章，又
常畅言国事，是东山学堂最

优秀的学生，他学习了一个
学期，老师就大为惊讶，个个
都说“教不了这高才生”，只
好把他推荐到长沙的湘乡驻
省中学。东山高小是毛泽东
走向外部世界的第一步。

在毛泽东离开东山学堂
5年后，13岁的陈赓也来到

这里就读。他虽然智商很高，
记忆力很好，但他的心却不
如毛泽东那样一心在学习
上。在这之前读私塾时，他就
是有名的“捣蛋王”，一次被
私塾先生打了板子，他竟然
偷偷地把茅屋的踏脚板锯断

一半，让有半夜上厕所习惯
的先生起来去大便，一脚踩
断了木板，连人带板全掉进
臭烘烘的茅坑。事后，私塾

先生气得一个多月脸还是
铁青铁青的。这次来到东山
学堂，陈赓仍然玩性不改，
行侠仗义，带着学生反对
“学校当局的无理压制”，
还进行罢课，急得东山学堂
的老师们天天讲几年前毛

泽东在学校刻苦学习的故
事，说他如何如何地会写文
章，这样，陈赓虽然没有见过
毛泽东，在东山高小却久闻
毛泽东的大名。

由于他玩性不改，经常
在学校弄出些不大不小的事

儿来，陈家没办法，老父亲陈
绍纯只好按照当地老规矩，
给他说了个媳妇“收心”。说
来的媳妇叫陈壁君，是离他
家 10多里远的城前乡的一
个大户之女，比陈赓大2岁，
结果受了新式教育的陈赓书
也不读了，在一个黑夜和几
个同乡出走，逃婚投军去了。

他这一走却害苦了家里

的老父陈绍纯，新媳妇已经
接进家门了，做新郎的儿子

却跑掉了，最后陈绍纯只好
请人调解，说上一大堆好话，
并赔上一大笔钱财，才“礼
送”女方回家。

在北伐时期，陈赓在孙
中山先生处时，经常见到自
称是“孙先生学生”的汪精

卫和他的老婆陈壁君，他常
常对汪精卫开玩笑说：”嘿
嘿，我当年在老家时，家里给
我娶的媳妇和你媳妇同名，
也叫陈壁君。”

此话说得汪精卫的老婆
陈壁君直眨眼睛。这是后话。

陈赓投军后，前后干了8
年，1921年离开湘军，来到长
沙，在铁路局做了一名薪水不
薄的办事员，又到毛泽东创办
的湖南自修大学里半工半
“自学”，终于与在东山高小
的老校友毛泽东相识，并于

1922年12月在何叔衡等人
的介绍下加入了毛泽东等人
创立的中国共产党，成为了我
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对此，毛
泽东在一次陈赓拜访他时说：
“你入了党，我们就由老乡、
校友变成了战友、同志。”

其实，毛泽东此时的“战
友”说法，只是引申意义上的
“战友”，虽然毛泽东也曾当
过湘兵，他们并没有真正在
一起打过仗，也没在一个军
一个师。而陈赓与彭德怀才
是真正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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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后的落日，绚丽如虹。

高纯回到了那座早出晚归的
灰楼。从很远处就能看到，这
座砖楼顶层的阁子间是用木
板搭出来的。阁子间低矮窄
小，却连接着一个开阔无比
的屋顶天台。

转出天台狭窄的门道，

壮丽的晚霞扑面而来，天边
朦胧的红晕映出一个少女修

长的剪影，从那优美的轮廓
不难认出，正是下午那位搭
车的女孩。女孩面向燃烧的
夕阳，手扶晾衣的木柱，右腿
高高扬起，越顶绷直足尖，动
作端庄稳定，姿态优雅舒展。
“我看过你的演出。”高

纯站在女孩的身后，他无意
惊扰她的功课。但女孩还是
把腿放了下来，飘然转身。
“你看的哪一场？”
“我在劳动剧场看的，是

我原来艺校的老师给我的
票。你跳的是个双人舞，我非
常喜欢。”高纯顿了一下，说，
“可惜把名字忘了。”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我
叫金葵。金子的金，葵花的
葵。”“我是说，那个双人

舞。”
女孩没有离开柱子，那柱

子如同练功的“把杆”。她说：
“啊，那个舞叫《冰火之恋》。
没想到你也学过跳舞。”

冰火之恋……这名字有

点残酷，让高纯沉默了瞬间，他
接下去说道：“你跳得非常好，

可惜你的舞伴有点显老。”
“他是我们剧团最老的演

员，今年我们团让经理承包以
后，我们经理就把他炒了。”

高纯见怪不怪：“吃青春
饭的行业，都是残酷的行业。”

女孩的目光，有几分感

叹，不是对舞蹈，而是对高
纯，“所以你从艺校毕业后宁
可去开出租车，对吗？跳舞只
能跳到三十岁，开车可以开
到六十，对吗？”

高纯苦笑一下，笑得万
般无奈：“不，我热爱跳舞。只

是你们歌舞剧团连着两年都
不招男的，我也没有你那样
一个开酒楼的老爸，我要想
让自己活着，就必须挣钱。我
妈去世了，我没见过我爸。”

说起父母，高纯的声音
平平淡淡。或许那是很久以

前的事了，早已没有即兴的
伤感：“我想挣点钱，然后到
南方去，我有很多同学都到
南方去了，就算进不了团，南
方很多酒吧夜总会也都有舞
蹈表演。不过我两年多没练
了，身上已经有点沉了。”

女孩微微咧开嘴角，露
出一排整齐的白牙，“没关
系，我可以帮你练啊。”

高纯也咧开嘴笑了。这
一夜是高纯租下这间阁楼后
第一次露宿天台。清晨的寒
意尚未退去，他就在这里迎

来了第一道曙光。阁子间里
的床上，那个名叫金葵的女

孩还在熟睡，以致高纯每日
不可省略的梳洗打扮，不得
不进行得蹑手蹑脚。

此时的巷子照例安静无
人。高纯沿着不规则的石阶
向坡下跑去，步伐姿态意气
风发。他把车子开出李师傅

家的第一个去向，正是他曾
经梦寐以求的地方。云朗歌
舞剧团位于这个城市的凹
地，与他栖身的坡地各处两
端。从李师傅家出发穿过云
朗全城，街道渐渐宽敞平坦。
歌舞团的院子也十分开阔，

只是院中那幢楼房老旧不
堪。按照金葵昨晚的交代，高
纯在楼内练功房旁边一间小
屋的门外，敲醒了睡眼惺忪
的剧团经理。
“您是方圆方经理吗？我

是金葵的朋友，我是来替金

葵请假的。”高纯这样介绍自
己。金葵说得不错，方圆经理
人很友善，他坚持送高纯下
楼。在歌舞团院子的门口，看
门老头神色张皇地迎上前
来，刚说了一句：方经理有人
找你！他们便被几条壮汉团

团围住。为首的一个粗声喝
问：你是经理吗，我妹妹金葵
今天上班没有？那叫方圆的
经理和他们有方有圆地对起
话来，高纯轻声说了句：方经
理我先走了。便侧身出门，掩
面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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檄文的影响力还是巨大

的，一下子得到了一大批武装
割据的州郡首脑的响应，浑水
摸鱼捞块奶酪的事情大家向
来都愿意干。于是，庞大的关
东联盟军很快组建了起来。

这里要说一说冀州刺史
韩馥与渤海太守袁绍。袁绍

是个在性格上集强弱于一身
的家伙，他弱的一面大家已
经见过了，手握五千西园军
精锐部队，竟然被仅有三千
多客军的董卓给忽悠住了，
以致抛弃部队逃之夭夭。但
袁绍内心还是渴望做一个强

者，只是不能在洛阳城中做
罢了，他离开洛阳，便立即通
过武装起义，向世界证明谁
才是最后的强者。

董卓进京五个月后，新
君改元，年号初平（公元190
年～193年）。新年伊始，关
东联盟宣告成立，袁绍被推
为盟主。

曹操想扮演项羽这个角
色。一是在剿灭黄巾军时，他
也曾数历恶战，未尝败绩；而
董卓却连战皆墨，未见胜果，
自度董卓也不过如此。二是

看着几位统军老大，畏敌如
虎，怯战糜粮，心中实在看不
起这些革命口号喊得震天
响，上了战场尿裤裆的软蛋，
便挺身而出：我们以义除暴，
盟誓都成立了，还婆婆妈妈

的干啥……董贼把洛阳宫殿
都烧了，还把皇帝这么小的

孩子给绑架了，可怜不可怜？
现在天下都不知道该听谁的
了，你们也不借这个机会炒
作一下自己，你们这些人哪，
多好的机会呀！

来，看我曹操的！于是，
便带着自己的五千新兵投入

了正面战场。张邈是曹操的
铁哥们儿，不能无动于衷吧？
要说这张邈也够仗义的，不
但派招兵买马时投过资的卫
兹带两千人马助阵，还让自
己的亲弟弟张超率三千精兵
接应，帮人帮到底吧。

部队到了荥阳汴水，与
董卓的校尉徐荣的骑兵部队
遭遇了。曹操立即挥旗布阵，
曹洪、夏侯�等也马上按照
在陈留演练的对敌阵型，指
挥部队迅速变化队列。初生
牛犊不怕虎，这五千新兵与

卫兹所率的两千地方部队倒
是没有一个怕的。

谁知那徐荣打仗根本不
管你什么章法，也不等你列
好什么阵势，只听一声长长
的号角，数不清的铁甲骑兵
如同山崩地裂般压了上来！

曹操傻了。也学那少部
分战士，亲自出马拼杀，我曹
操岂是临阵脱逃之怕死之
人？谁想念头刚起，一支不知
何处射来的骑弩钉在了胯下
战马的脑门上，这下完了，铁
蹄之下，安有完卵？

正躺在地上闭目待死之
际，一骑飞到身前，睁眼看时，

正是堂弟曹洪，这曹洪没有片
刻犹豫，飞身下马，将曹操一
把拉起，托上了自己的坐骑。
这时候，战马就是战将的性命
啊，曹操怎肯牺牲兄弟换己逃
生？当即挣扎着下马。

曹洪怎容得曹操下马？

在他心目中曹操早就不是什
么堂兄了，是自己的主人，愿
意为之效忠一生的主人：“主
公速走，天下可无曹洪，不可
无主公！曹洪步战也要保得
主公脱此危难！”

还能有啥说的？这曹洪
步战的功夫还是相当了得，

一把大砍刀舞得水泼不进，
远拨箭矢，近挡刀矛，上斩人
头，下砍马腿，西凉士兵竟近
不得曹操一丈以内，这绝对
是一人玩命，万夫莫挡。

终于且战且退，杀出重

围，回头看，七千人马残存寥
寥，最痛心的是，那个初任都
尉带兵的孝廉卫兹竟也伤命
于乱军之中，不由曹操痛彻
心腑，悔恨交加。

以后怎么办？呕心沥血
聚拢的一点家底转眼化为乌

有，还把投资者给搭进去了，
血的教训啊！万幸兄弟子侄
诸将性命尚在，咱曹操是那
一蹶不振的人么？从头再做
起，权当交学费，只要信心

存，前途未可测，回老家，再
招兵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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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十点钟了，那雷鸣般

的声音没有再响起过，窗外依
旧是令人心悸的大雨。在旅行
团借宿的居民楼第五层，叶萧
与厉书的房间隔壁，正点着一
支幽暗的蜡烛。跳跃的烛光照
亮了孙子楚的脸，他的对面是
年轻的导游小方。

“那声音怎么又停了？地
震？”“鬼才知道呢！”小方激

动地挥舞着拳头，“我该怎么
办？该怎么办？”导游才是旅
行团里最紧张的人，他肩上
承担着十几个游客的生命安
全，出任何差错都是他的责
任———而现在都不知道怎么
赔偿给游客了？食物中毒、野

兽袭击、司机迷路、失去通
讯，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随便哪一条罪名，都足以让
他丢掉饭碗。
“我睡觉了，你有什么事

就叫我。”孙子楚拍了拍小方
的肩膀，“哎，本想仔细看看

传说中的兰那王陵，现在却
走进了另一座坟墓！”这家伙
说话一向没什么忌讳，走进
隔壁卧室就睡了，只扔下小
方孤零零坐着。

小方大学读的就是国际

旅游专业，刚毕业就进了国内
最大的旅行社之一。当他半年
前踏入兰那王陵，看到那巨大
的陵墓时，整个人都仿佛被抽
干了一样。小方偷偷地摸了摸

石棺，居然还有活人般的温
度。他急忙将手抽了回来，只

见对面的洞窟上，雕刻着一个
奇异的佛像———简直太像真
人了。就在这样的回忆中，他
缓缓闭上眼睛，那个神秘的微
笑就在眼前……

不知隔了多久，大约已
是子夜时分，一阵轻微的敲

门声响了起来。小方立即警
戒地睁开眼睛，黑暗中摸着
来到门前，大声问道：“谁？”

那个人只知道敲门，并
没有任何回答。小方恐惧地
回头看看，又跑到孙子楚的
房间里，却发现床是空着的！

他急忙打起手电筒，去卫生
间和厨房找了找，但孙子楚
早就不见踪影了。天哪，这家
伙又跑哪儿去了？

房间里只剩下小方一个
人了，焦虑地不安地站在门
后，而那可怕的敲门声还在
继续。小方深吸了一口气，左

手端着手电筒，右手拿起一
把铁扳手。颤抖了几秒钟后，
他缓缓打开了房门。然而，楼
道里黑暗一片，他用手电筒
照了照四周，连个鬼影子都
看不到。

阴冷的风吹进走廊，潮湿

的空气让人头晕。小方警觉地
看着楼梯，隐隐有什么脚步在
移动。他走到隔壁房间门口，
忽然身后的房门竟开了。

他吓得躲到了一边，但
手中的手电却暴露了自己，

另一道电光打在了他的脸
上。小方下意识地眯起眼睛，

只见门口站着个五十多岁的
男人。胡子拉碴紫黑色的脸
庞，看起来已饱经了风霜。
“童建国？”小方叫出了旅行
团里最长者的名字，“你怎么
会出来的？”“应该我来问你
这个问题。”童建国的名字顾

名思义，出生于1949年，他
紧盯着小方手里的铁扳手。

小方立即把扳手藏到
背后：“这是，这是我用来防
身的。”

童建国用手电晃了晃小
方的眼睛：“我觉得你有问

题。你是我们旅行团的导游，
只有你最清楚我们走过的路
线，怎么可能会迷路呢？也是
你带我们去了那个村子午
餐，吃了该死的‘黄金肉’，
结果让大猴子缠上了我们，
你会不会是故意的？先把我

们引到这个鬼地方来，再把
我们一个个都干掉！”

小方终于忍不住了，推开
童建国的手喊道：“你在说什
么啊？请不要随便怀疑人！”
“哼，小子，你自己小心

点吧！”童建国随即回到门

内，重重地关上了房门。楼道
里又剩下小方独自一人，他
用手电照射着黑暗的前方，
茫然而不知所措。

突然，身后有人喊起了
他的名字：“小方！”小方缓
缓回过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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